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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 故 小 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震动省港的要闻崔文洲《假港纸案》

作者说明：本文作为地方掌故的传记小说。案情是真实的，有些人物是化

名的，某些细节是虚构的。

香港密室的晤谙

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春季某天，香港中环闹区一座公寓楼的第四层，有

间陈设古雅、四壁张挂古今名人字画的客厅，经常聚会一班评诗论画的雅士。

他们品茗谈艺，议论风生，从魏晋到晚近书法源流；由宋元至岭南国画流派，

滔滔不绝。谈到兴头上就即席濡毫，挥洒几笔。真不愧是艺术沙龙，书画学府，

可知主人决非泛泛庸流了。不过，座客中并非个个都够得上是书画行家，就中

亦有个附庸风雅，凑凑热闹但却与上层人物夤缘甚广的人物，他的外貌特征是

广颐方颊，语出成章，年纪约 40上下，语带下四府廉州口音，算是鹤群里的一

个山鸡。

奇怪的是，这个“山鸡”偏是群鹤之首的主人破格以待的骄客。每当夜深

客散，他就被借故留下邀入密室内“细斟”起来，有时还与主人联床密语通宵。

主人年约 30出头，眉宇英伟，面庞俊秀，一副爽朗乐观的性格，一口标准

地道的广州话，去年结束在美国专攻声学的学业，取得博士头衔，应香港某大

学之聘而来港，因条件不如意却聘而留港。富有政治敏感性，对于中国政局分

析，独具见解；还有一手极到家的工笔花鸟画和临摹古画达到乱真的绝技，故

深受省港上层人士和艺林所推崇，但香港人却很少知道他的大名，只知道他姓

崔，都叫他崔先生。

在某个晚上的密谈细斟中，廉州客以期望的眼神对他说：“以兄之才具，以

弟之诚挚，结合而用，何愁大事不成，况且已计出万全，纵有风险，于理于法

亦奈我不得，何况方今省城已经成为我钦廉人的天下，弟夤缘幕府，内线不止

一条，誓作兄之后盾，兔窟之谋，可谓尽善尽美了。”主仍犹豫踟蹰，廉州客又



说：“想兄对弟过虑了吧?我可以指天发誓，我决非见利忘义，卖友求荣之辈，

不然，陈总司令、林厅长和香军长、邓局长诸公的官邸，还有我这人进出的门

槛吗?”随手把茶杯往地下一掷说：“神明在上，我某人倘有谋事不忠或者卖友

求荣者，有如此杯!”主人即向他改颜扼腕说：“老兄休要误会，凡事宁可想得

周全些，兄既志笃如此，就此一言为定吧，我崔某言出必行，义无返顾，就按

计划分头行事好了。”廉州客欣然辞去。

深居简出的崔董事长

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秋，广州市通衢大道遍贴一张“如真印刷厂”的广

告：“……精制珂王罗版、彩色电版、承印名画手迹，碑帖拓本、广告商标……。”

这间设在西关里约中并不显眼的小印刷厂，竟然卖开了招牌，业务很是兴隆。

当时名震海内外的画坛大师高剑父、高奇峰兄弟的第一本画册就是如真承印的。

那位从香港来穗的厂董事长兼技师崔先生却极少到厂视事，只有接领到大

单的或者技术性较强的生意，他才被管事通知前来抓抓主意。不要说好些工人

从来未认识董事长的，连过去交往密切的朋友，都极少见到他。

某日，一辆“福特”轿车直开东山崔寓门前，车上走下一位 40多岁，象是

政府要员模样的人物，随员按了门铃，十分钟后，才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使妈开

门迎入。客人握住许久不见的主人的手时，高兴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阁下又

在搞你的乱真赝品杰作吧?还瞒着我呢!”主人一怔，神色陡变，好在他老练应

变，立即回复了冷静，才发现自己手上的油彩污迹未及清除，说：“斋公休怪，

那次作画少得你老人家在场指导?回来开业后，接领印件实在太多，忙不过来，

去年那幅陈老莲《百蝶图》仍搁在那里呢。你看我满手油污，是在试调油墨啊，

那里搞什么国画赝品呢。”说罢，一齐哈哈大笑，随后谈了些省市新闻和书画艺

术的行话，客人便告辞而去。

这位客人姓李名实斋，是现任第二军军长香翰屏的幕僚，相当于军长的一

等秘书，因与香军长同乡。又在书画艺术的审美观相一致，香军长购藏的字画，

没有一件不经他过目认可的，实斋平生最推崇赵之谦的书画艺术，以至对之爱

到入迷，因得了个“扌为叔迷”的外号，真姓实名反为所掩。扌为叔迷特别钦佩

崔先生那手摹画乱真的绝技，大凡他作画时，如果不通知他到场观摩，必受他



责怪甚至发火。因为崔先生刚从香港回来未够一年，又忙于业务，故与他接触

极少。今天是他特地来探望老朋友的，不料他见面开的玩笑，竟使崔先生吃了

一场虚惊!

但是，在香港寓所密斟的那位廉州客，一来崔寓按门铃，很快就被开门迎

入，出来时的手提包总是沉甸甸的。不过，他是极少到来的。

香港汇丰银行的震撼

香港汇丰银行的后台老板是英国怡和、太古和老沙逊三大财团的巨头。自

从 1865 年开业以来，它就成为中国金融、外汇市场的操纵者，它曾经是清政府

向外国赔款的经纪人。

民国以后，又曾给北洋政府提供镇压中国革命的政治性贷款。这对于广东

省和广州市人民来说最是耳熟能详的了。

在整整一个世纪之中，中国多少抱有振兴中华宏愿的志士仁人，大多在政

体和军事的改革方面付出过无数心血和头颅。可是，对于作为帝国主义经济入

侵桥头堡的汇丰银行，曾有谁想过以至试图把它碰一碰呢。所以，这座基础坚

实的有名建筑物，在大半个世纪之中，从未受过任何动摇，如果有的话，这就

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秋的某天发生的一次：

这天下午，营业厅出纳员清点回笼钞票时，凭她职业的本能。偶然发现了

一张“渣打”版的面额一百元，号码 407784 的重码钞票。全体职员被这个意外

发现吓呆了，顿时间，整座建筑物象遇着强烈地震，里里外外沸腾起来。

董事长 H·洛根先生把他肥硕身躯陷在沙发软垫中，以拳头支着额角在苦思

冥想，可怕的景象一幕幕地出现在眼前；HK$贬值引起的雪崩般连锁反应，股市、

外汇、国际金融等的浪涛，把这座建筑物冲击得摇摇欲坠。顿时感到脚下晃动

起来，自己与它将一齐完蛋了!他本能地惊叫而起……多么可怕的预感啊!他不

停地来回踱步，焦燥不安，一筹莫展。

他接过警视厅的电话，十天来的侦察毫无一点线索，但使他眉头稍为舒展

的是，又陆续发现了几张重码伪钞!可是持有者都是一般商民，未抓住任何线头，

不过却获得了新案情资料，好就是伪币面额还有五十元的，港英当局不能不为

汇丰银行这根殖民地支柱的命运而神经紧张。除了强化海关、码头的监视，还



在所有金融活动的场所遍布眼线。据可能得到一点一滴的资料分析，伪钞作案

场所不大可能在本港，不排除在广州的可能性。于是，由港英当局导演，汇丰

银行当主角，千方百计拉广东当局客串配角的一场好戏，在紧张地排演之中。

配角的选择

广州市东湖梅花村陈公馆接待了香港汇丰银行的全权代表及其随员一行四

人。接见在座的有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将军，广东省银行行长沈载和先生

等。陈总司令听汇丰代表陈述：“根据本港警方掌握到的情报，认为伪造港币作

案地点有很大可能在广州，本代表承汇丰董事会和港督的委托，请求钧座阁下

协助破案。阁下想必乐于帮助的?”陈总司令说：“省港在经济上唇齿相依，彼

此应有共策安全的责任。不过，你们仅凭捕风捉影便断定问题出在广州，恕本

司令未敢苟同；如果确有真凭实据，那时再行磋商未迟。”汇丰代表说：“钩座

高见。恭聆教益!不过，我们深虑事态发展，危及本港金融稳定。港府在万不得

已而不得不采取必要措置时，对于贵省未必是福；况且贵省正在大办实业之际，

实有赖于本港经济秩序的正常，故恳切请求钧座预作徒薪防燃的事情，以免城

门失火，池鱼被殃，这正是钧座高论共策安全的实际意义，还请钧座三思!”这

番带刺的话，句句触及了陈济棠的敏感神经，因为他意识到，香港是广东经济

的依存者，眼下发展地方工业，特别是糖厂筹建的一系列所需，无不借助香港

的渠道，倘若他们稍为作梗，其后果是不难想象的。想到这里，便不好把门堵

死，说：“待我们研究再说吧。”

港方明白，这是老谋深算的陈济棠要的滑头，真正能按照港方意旨办事的，

惟有从他手下群僚中去物色，这位配角必须是对陈济棠能直接或间接起左右作

用而又易于“突破”的人物，经过娴熟广东政坛谋士们的抡点和筛选，广东当

局中的军政枢要，以钦廉人为主体，但钦廉派中大都是忠诚的拥陈者，办事谨

慎，颇有约束，他们与居于劣势的“外江佬”同僚之间有畛域之见，理想的对

象当然是钦廉派中人，但恐不易就范……，反覆筛选，最后放弃以钦廉人为目

标的方案选定了省禁烟局长郭芝诚和省宪兵司令林峙兴二个目标，派人分别前

往试探。

郭芝诚早年是广州收破烂出身，偶得一笔横财发迹，后来官瘾一发，认陈



济棠哥哥陈维周作干爹，因他孝心虔诚，甚得干爹欢心，便在弟弟面前保举他

补了禁烟局长的肥缺。郭对干叔父亦知感恩戴德，到陈公馆拜年，送给陈公子

们的一封利市是 20 万港元的支票，送给干婶母莫漱英一个宝石戒子值港元 10

万元。别人眼红他有屁用!谁也休想把他在禁烟局长的宝座上挪一挪。

再说林峙兴，也是陈济棠信赖的红人，他手握生杀大权，省城军政头目，

谁不怕他三分。何况他与时任两广监运使陈维周的关系相当密切。在港方看来，

意义不在于他们二个人的能量，重要的是他们后台支柱是陈济棠言听计从，对

佐僚中畛域唯一能起协调作用的哥哥陈维周，这二个目标虽非钦廉籍，却实际

属钦廉帮的人，香港代表分别与他们挂上钩之后，便在二人身上押上大赌注，

双方经过讨价还价，达成密约：如果把伪造港钞团伙根除，港方将每人报以百

万港元的酬金。

羊城撒网

郭、林二人与香港这宗交易谈成之后，也不敢自行其事，在得到陈维周默

许之后才敢放开手脚去干。

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冬，广州各大商场和金融市场以及海关、黄埔码头

与各车站等水陆要津，以至飞机场等空港都出现许多对港币甚感兴趣的人，这

些都是禁烟局的办案人员和宪兵司令部的密探。他们的行动幸未造成市民的惊

扰，但早已被嗅觉敏锐的广州市警察局的刑侦人员注意了，警察局长邓世增闻

报后即意识到，这是“狗上瓦坑必有路”，否则是不会撇开我们而去插手不属他

们职权范围的事。除了警察局的刑侦人员，还触动了另外两个人的触角，一个

是那个到崔寓进出方便的廉州客；一个是两广盐运使陈维周的副官李志操。

廉州客夤夜来到崔寓，神色紧张地对崔先生说：“外面行情紧。到处有人

想‘收盘’，港方已发现了‘货扮’，‘买手’已伸到广州来了，不能大意啊!”

主人显然过分自信：“不管怎样，仍按期‘出货’和‘抛货’，搅他们个手忙脚

乱。你倒应注意‘客路’是否稳妥，相机行事，惟老兄作主。”廉州客说了声

“珍重!”便勿勿离去，以后再也见不到他再来。

郭芝诚与林峙兴商定，郭负责“撒网”，林负责“捉鱼”’陈维周呢?既不

插手，也不动声色，袖手静观其变。



郭为连日派出的手脚空手而回苦恼，就决意亲自微服私访。凭他当年收破

烂走熟了的大街小巷，见人堆就钻，眼观八面，耳听四方。这日来到西关一条

古巷口，陡然触起对往事的回忆：

宣统年间，他肩挑担子，手摇收破烂的卜卜鼓，一个旗人小孩拿一个铜佛

儿来换钱，郭接过手沉甸甸的，立即递给小孩五十个铜钱打发他快走，郭飞跑

回家仔细一看，竟是个足一斤重的金佛儿，夫妻俩狂喜之下，漏夜搬到郊外岳

父家去住，以避根究。从此，他当了大老板……。

民国以后，他俨然是广州市的绅商名流，后来得干爹陈维周的栽培，至有

今日，往事历历如梦境。而今又为得到更多更大的金佛儿而伤神、奔忙。可眼

下仍无甚头绪，难道白白让挂在嘴边的肥肉跑掉不成!

绿帽罩头横财到手

且不说郭芝诚办事颟顸，但却敛财有术。凭着他是陈总司令干侄儿的特殊

身份和身居肥缺的禁烟局长，财势兼有，所以办公事就免他费心和动手，只要

“哼”一声，左右就很快办妥，致使他得以专心致志于广开财路的功夫上，例

如贵州烟土帮的走私路径、全省地下烟馆分布的市县和数量等等属于摇钱树的

基本资料，都要全面掌握。至于攀花折柳，称觞顾曲种种韵事，另有一班帮闲

清客奉陪，故而日夜酬酢，在私邸的时候甚少，近来又有香港这宗交易尚罔无

端倪，整天在外而忙，休说楚馆秦楼无心问津，就连宠擅专房，须臾难舍的三

姨太绣房也没多呆一刻。

说到那位三姨太，郭公馆的人谁个不知。她姓陈芳名美娣，二十出头，有

一双明如秋水勾魂夺魄的美目和一个苗条娉婷、杨柳轻盈腰姿，加上乖巧聪慧，

善于迎合老公心意，故成为老公的一块心肝肉，郭公馆中的红人。她本是珠江

的艇妹“二仔底”出身，被老郭巧遇垂青，她乐意做这位论岁数作她爸还有余

的郭局长的第三妾侍，原有她的盘算：“老亨娶嫩妻，凡事都低威(迁就)。”何

况他银纸多到任花任使，只要施展媚术征服他，他的一切岂不“三国尽归司马

懿”吗。

自从她进郭家之后，一向相安无异的闺阃便出现三分鼎立的局面，老郭原

配夫人李氏和二奶张氏联合阵线都斗她不过，实在闹得不成体统。结果她被另



贮金屋，老公也跟她缠在一起时多。两位夫人更加“醋瓮里加矾”酸上加酸，“联

合战线”整天的双簧合唱，把老郭和美娣的根统统挖出来曝光，什么破烂佬啦!

发不义之财啦!那个水上野鸡啦!烂货配破烂佬啦……数个不停，成为郭公馆中

和禁烟局里喜闻乐道的笑柄和话题。

这天晚上，美娣云鬓松乱裸体而睡，美梦正酣，被打着呵欠进来的老郭搅

醒了。她窥察到他连日不惬意的神情，便加意温存服侍他睡下，枕席之间已尽

知原委。但她却另有想法，最好他不常回来碍手碍脚。此番密意，只有她自家

心知。

两广盐运使陈维周的副官李志操，是老郭原配夫人的弟弟，三十左右岁，

风流倜傥，口齿伶俐，亦是风月行家，是郭公馆中穿堂入室的内亲，不知何时

与姊夫的那位三姨太搭上了，为了能够常尝禁脔，故意在姊姊和二妾之间拉头

相碰，使原已剑拨弩张的武打戏愈演愈烈，然后向姊夫献策：“把三姨太迁开去

住算了，免多口舌，使下人笑话。”姊夫点头交带他照办，美娣就被安置到一间

别墅去住。

老郭对美娣虽有专房之宠，但因在外时多，加上年逾知命，精力衰惫，未

免襄王意倦，难园神女之梦，于是志操便填补了这个空白，一个是绮年玉貌，

一个是倜傥风流，旗鼓相当，山海盟深，他们又把小恩小惠买通了上上下下的

人，个个乐于做他们的手眼，老郭全被蒙在鼓里。这晚老郭回来之前，他们早

已雨收云散了。

大凡事情做得太过，便是尽头，志操与美娣放肆得过分了，以致被老郭觉

察到丝迹。某夜，老郭来个突然袭击，把这对野鸳鸯抓个四脚齐全，便怒气冲

冲把手枪对准他们，险些扣动了板机，在这关键的霎时，脑子里的转念象电光

火石般闪动着：杀不得!且不论奸夫是内弟；他不是自己最有用的“招财童子”

吗!凭他穿针引线，已数不清有多少云贵烟土帮送来的笔笔巨款了；他又是干爹

极端信赖的干员……。再看那哭得象带雨梨花般的爱妾，亦未免起怜香惜玉之

心，于是他持枪的手便不自觉地垂了下来：“你、你们干的好事!有什么话要说

吗?!”这对苟合男女又羞又怕，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老郭不住的吆喝责问下，

志操只能低声下气地说：“实无颜见姊夫!还望看在姊姊当日与你含辛茹苦的情

面，原谅这趟，今后再不敢妄为了，还要加倍报效姊夫赎罪哩。”美娣只管掩面



哭泣，被迫不过才勉强吐了一句：“以后不敢了!”老郭长叹一声软倒在沙发上：

“家门不幸出此丑事，教我如何做人呵!”指着志操鼻子：“你现在是我砧板上

的肉，剁切由我，看在你姊面上，暂留你条狗命!你听着，若能为我办好一件事，

眼前事一笔勾销，否则，哼!须知干爹是位古道君子，恨透禽兽行为，只要我说

一句，准把你当狗判了!”一向个性倔强的志操，此际已完全缴械，立即指天发

誓：“一定为姊夫赴火蹈汤，如办不到，任由发落!”志操心里明白，老郭要他

办的是什么事，所以毅然发誓承命。

且说自从这件绯闻发生以后，老郭虽用高压手段来封住下人之口，但毕竟

纸包不住火，郭公馆那边李氏与张氏便乘势猛攻，以此把扫帚打上门来了，美

娣感到实在呆不下去了，便向老郭要求离去，老郭不舍，无奈她去志甚坚，又

感到眼眉被她剃了，强留她也没意思，就将将就就签了字并给她一笔钱，打发

她走了，她后来流落到广西玉林，遇着个骗子，淘干了她的古井，最后她被迫

重操烟花旧业，这是后话。但是，如果这段情节不发生，老郭的一笔横财决不

能到手，这就是“祸为福所倚，福为祸所伏”的规律，时人流行一句口头禅：“绿

帽罩头，横财到手”，丰富了广州茶楼酒馆的谈助话题。

震动省港的头条新闻

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之夏某夜零时过后，一辆警车和多辆三轮摩托突然

从广惠路口的宪兵司令部出发，象疾风呼啸奔向东山区，在崔寓门前嘎然停下，

一个青年军官指挥众军警包围崔寓并封锁各个路口，这军官便是李志操，他带

领军警闯入崔寓，向崔妻出示了搜查证，便分散到房间角落去翻箱倒柜，搬床

掀被，原本整洁雅致的家庭瞬息面目全非。惟独志操一人独闯厨房，把手伸向

灶膛里探索，摸到一件东西，用力的一按，啐的一声，整座灶便可轻轻移动，

灶下立即出现个黑洞口，他忙招呼几个军警入来，封锁了洞口，便把电筒往下

面照射喊话：“崔先生，请出来吧!免得大家麻烦了。”下面即亮了灯，那位如

真印刷厂董事长神情镇定地从石级走上来，在军警监视下走到客厅坐在沙发只

管默默地抽烟。

志操下到地下室，一台微形印刷机，一架照相机和晒相机。各种图案精细

的锌版，一副显微镜，各色油墨，稀释液，干燥剂：还有一叠叠裁成大小不一



的纸张以及付印中的“港纸”半成品……。志操拍摄了现场，一面吩咐助手把

所有东西按原来位置小心存放，不许移动；一面对这个不到 6 平方米的地下室

仔细的察看，四壁粘上色调和谐的防潮纸，天花镶隔音板，一个墙角有隐蔽的

通风口屈曲接连灶突。在工作台旁还有铃和潜望镜等装置。只要来客一按门铃，

下面电铃即响，通过潜望镜便看清来客面目，从而立即按信号通知上面接见还

是挡驾。那地下室出入口伪装得十分巧妙的灶头下面，装有滑轮轨道，内外均

有暗掣，用手一按，灶头便能移开或合拢。志操和众军警无不啧啧叹服。

崔先生和妻子使妈等 3 人一齐被押上警车带回宪兵司令部，分别监管，加

强看守等待发落。志操干得漂亮利落，使那姊夫肚里的闷气已自消了大半，暗

暗高兴那笔横财十拿九稳的到手了。

第二天，省港各家报纸都用头版头条大字标题刊登《港币赝钞案昨夜破获，

案犯崔文洲落网》等大致相同的消息，成为轰动省港和全国的爆棚新闻和街头

巷尾、茶楼酒馆中的话题。有不相信崔某会干出这种事的；有称赞他“够叻”(有

本事)能“扼”(骗)老番的；大多数则称赞他有作为，从而为他的命运担心。在

省府内身居要职的朋友个个都惊愕万分；尤以捞叔迷的日子最为难过。这个重

犯为什么能引起朝野间如此的关注和震动呢?

崔文洲，字屿山，署款轮用樵山山樵、珠江钓徒。南海县人，出身书香门

第。他聪颖强记，求知欲强，凡经他触摸过的学问，无不精通。早年虽在北平

清华大学攻读理工科，但志趣却在绘画艺术方面，青年时画名已蜚声广州画坛，

与岭南派大师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等相师友。擅长工笔花鸟和仕女，喜居

巢、居廉用色明丽，兼工带写的写实风格，在他笔下再现的名迹，虽最有经验

的鉴赏家有时也给骗过。因此，许多政府中高层人士都喜欢与他交往，欲得到

他一幅手迹为幸；尤为捞叔迷所心折。

他对香港这块殖民地的本质和它对广东以至全中国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影响

最有理性的认识。他同情和了解下层社会的疾苦及其根源，而且乐于解囊相助，

对于地方慈善团体的捐款从没吝啬，他抱有改变弱国贫民的宏愿，但自己不是

政治家和军事家，从自己的能量考虑，又得到那位廉州客的启发，他开始酝酿

干一种别人想不到，干不到也不敢干，但不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事业，经过长

期周密的策划，决定由廉州客出资和包销，由自己出技术兼制造，就这样做出



了这宗惊人骇世的“假港纸”大案来。

迟到的南京电令

省府军政大员中国绕此案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一种是要求把崔氏释放

并保护起来，这种主张以钦廉派和社会舆论和为代表；另一种主张把崔氏立即

处决，这种主张以郭芝诚、林峙兴等亲港派为代表，两种主张象拔河竞赛一样，

把处于中间的陈济棠拼命地往两边扯，使他脚跟站立不定，崔案因此被暂搁起

来。

港方生怕稽延生变，对已不利，一方面向陈济棠打出经济支援或经济制裁

的王牌以施加恩威并用的压力；另方面频促郭、林兑现密约，郭、林通过陈维

周的手脚，矫陈济棠之命，急忙把此案移交高等法院，也顾不得法律程序，竞

由宪兵司令部出面广州市公安局提出起诉，公安局长本已整整一肚子气，说：“此

案原非敝局所办，由敝局起诉恕难从命。”结果竞由宪兵司令部以“扰乱省港金

融秩序”的罪名来迫法院定案。崔文洲在法庭上理直气壮地质问：“我崔某扰乱

的是那里的秩序?我伪造的是中国法币或是广东券?如果二者都不成立，那么我

作为中国国民，在中国土地上进行不触犯本国法律任何条例的活动，该受到别

国的法律约束吗?这里究属中国或是另国的法院呢?”律师也搬出《六法全书》

条文逐条引伸，进行辩护，弄得法官理屈词穷，审讯中止。

多亏捞叔迷上下运动，崔妻和使妈被保释出狱。又通过看守所长的乡里关

系，委他对崔某格外关照，故崔文洲在狱中备受优待，以作画来打发日子，使

他得以完成那幅临摹陈老莲的《百蝶图》，后来把它赠给那位看守所长，作为对

他优待的酬报。这是后话。

钦廉派中的得力人物如民政厅长林翼中、第二军军长香翰屏、市警察局局

长邓世增等人对郭、林所作所为十分气愤；加上平日畛域的芥蒂，想借法律条

文和社会舆论大做文章，企图把对方压垮。由林翼中出面向陈济棠晓以利害，

劝他不可孟浪从事，并把艺术界有联名上书保崔的意向告诉他。陈济棠点头称

是。这一着都是扌为叔迷串连奔走的结果。

这边郭、林二人则日夜督促陈济棠果断下令，将崔处决，说：“他既能伪造

港纸，又何尝不能伪造东纸(广东币)，有崔犯一天在，港方对本省的实业支持



就积极不起来。为本省前途，务请钧座尽速决断为是!”竞使陈济棠左右为难。

首鼠两端，最后竟想出了个“金蝉蜕壳”的妙计来。那就是在公开场合表示不

反对重办崔案，但必须等待中央最后决断，这是故意说给香港听的：另方面则

向钦廉派暗示，如果南京来电保崔，他就顺水推舟把崔释放。林翼中与香翰屏

等钦廉人就去游说与南京关系密切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请他急请南京电令陈

济棠“刀下留人”。岂料魔高一丈，郭、林竞把陈济棠宣布不反对严惩崔犯的口

实作为依据，抢先一步，撕下任何法律程序的遮羞布，竞把这位钦誉省港的名

画家和富有才智的人才，强加个不成理“扰乱金融”罪名而秘密处决了，事实

造成后，陈济棠发了一场大大的脾气：“你们把我推向了什么地步!叫我陈伯南

何以向广东父老交待呢?”最后感到米已成饭，无可挽回，哥哥陈维周又在旁频

频劝解，也就罢了。

第二天，接到南京发来关于“崔案缓决待处”的加急电令，陈济棠略一过

目，不住地叹息摇头，把它递给了秘书。

真 相

原来崔文洲与那个廉州客在港策划的行动计划是，由崔文洲出面，在广州

开办印刷厂，以此作掩护，便于进口设备器材。崔又以修屋为名搞了个地下室，

从筹备一切到成功地印制出第一张钞票，耗尽了崔文洲的心血。从影印、制版

到印刷，都是他一人劳动，除了廉州客外，连妻子也不让瞟一眼。他不分昼夜

地在地下室埋头工作，心眼全用在“产品”质量上去，外间动态一概不知不闻，

而产品的出路和行市讯息，自有那廉州客在外活动，一手包办。

且说廉州客抛“货”的渠道，只搞批发，不搞零敲碎打，批发对象主要是

那个平素在盐运使公馆里混熟，又常来合浦白石盐场公干时在他家下榻的李志

操，因为他是省里的红人，在广州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为人又讲“义气”，所以

很信得过，经他手所抛出的“货”，从未遇着麻烦，彼此都沾了不少好处。

岂料自从姓李的与他姊夫的三姨太的手尾被抓住以后，为保前程，对姊夫

不得不有所报效，信誓旦旦，以赎前愆。因此他承命去抓廉州客这根瓜藤来了。

廉州客自从嗅觉到广州撒网的讯息后，即跑回合浦避风，又深感不够安全，

便躲到广西玉林去，因为那里不是广东地盘，又便于打探广州气候。一天，在



街上巧遇陈美娣，这突如其来的一惊非同小可!误认为郭芝诚亲自出马追辑来

了，正要闪避，已被美娣发觉叫住，当他乜斜眼珠向周围扫视确认无任何可疑

异样时，才敢跟她答讪，诳说自己是为做生意而来，话中得知她与郭已妣离，

现来投奔姑妈暂住；又从她口中略得港方与郭、林之间订有密约等内情，惟闭

口不谈她与志操的那件事，故志操的图谋，廉州客尚在鼓里，随即把住所告诉

她，希望她把广州方面的新闻随时向他通报，说罢分手。

李志操在动身前往合浦的前夕，突然接到美娣的密信，满纸血泪的倾诉相

思之苦和渴望前来玉林相聚等类的情话，不禁心猿意马，按捺不住，便决意绕

道先到玉林，会着美娣，倾不完燕婉相思之情，两家就在旅馆里缱绻起来。正

是久旱逢甘雨，雨骤云狂，不在话下，她便把偶遇廉州客的事告诉他，志操暗

暗欢喜：“我正要找他，他自己送上手来了。”便急忙按址找到了他。

廉州客听志操说是“因公事差遣路过，碰着美娣告诉他特来看望的。“故全

然不知志操来意，便向志操打听省城风声?志操说：“老兄既然问及，老弟实不

相瞒，因案情涉及港方切身利益以及省港相互依存关系，港方决不轻易罢休，

伯南公已下决心，破釜沉舟地追查到底。我与老兄多年深交，有话不妨直讲，

弟被老兄拖下水，迟早难脱干连，那时叫我怎办?如果直讲，是我不够义气；欲

待不说，罪归小弟一身，深知我上有老母，下有儿女，仰承俯首，负累不轻，

想老兄亦同样有家室之累，为了你我两全……唉!不知该说不该说?!”廉州客闻

言早已冷了一截，忙说“请兄快讲、快讲!弟愿听明教。”志操便接着说：“那

就恕弟直言了。依小弟愚见，老兄不如把你后面的人推出来，这样，你我均保

没事，小弟还可以义气保证，在姊夫处向港方转圈，付老兄二十万元港币为酬

呢!说到做到，我可以先代垫付。”随即在口袋里掏出一张二十万元的汇丰支票

递给他：“现买现卖，就请老兄与我面谈好了，不必到省城去。敬酒罚酒，听君

自决了。”廉州客此时方知他别有来头，以致方寸已乱，长叹一声，也顾不得许

多了，便迫不及待地接过那张支票，然后把崔家的全部密秘统统倒了出来。

先是，那志操早已向老郭诡称抓到了廉州客那根“瓜藤”，请示做法，还

亏郭芝诚他们老谋深算，认为不要打草惊蛇，贻误大事，只能用软索缚蟹，轻

手抓鸡才能于事有济。经从长计议，深思熟虑，由志操与他秘密接触，用重金

买他舌头，以便把“西瓜”摸出来。是因为廉州客在钦廉帮中颇有内线，他若



入狱，主犯灭证，造成被动，不可收拾。这便是志操为何身挟巨资而来的原因。

不料玉林奇遇，一切出人意表的成功，这是崔文洲万万意料不到的。

最后让我们看看这个当初在朋友面前始作俑者并且信誓旦旦，而今则见利

忘义，卖友求荣的廉州客是什么样人吧。

他姓黄，名真塘，字池瑞，合浦县城廉州人，早年随八属联军副总指挥申

葆藩反孙中山起家，当至团长。八属军被瓦解后，混迹商场，活跃于省港之间，

与陈济棠省府内一班钦廉藉的军政要员颇有夤缘。为人首鼠两端、口是心非，

钻营有术而发了迹，广置田产，是合浦县屈指可数的大财主。

他出卖了崔文洲之后，他的形象，便成为朋友们所不齿而不堪一顾的，象

是被郭芝诚当年收买的一堆破烂，应了他当日掷杯的誓言。

1985 年初稿，2000 年 11 月整理


